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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隔 程冠军(中央党校《理论网》采编中
心主任，学习型政党研究专家)

理解了“中国梦”的历史渊源和时代
背景，认识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和现实意
义，描绘了“中国梦”的美好前景，下一步
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如何以实际行动共
筑“中国梦”、实现“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
习近平同志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经
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60多年的探索，以及近现
代170多年的历程总结出来的。这三个历
史阶段说明了什么？170多年前是中华民
族遭受屈辱的时代，60多年前是新中国
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时刻，这30多年
则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正因为我们
有过往日的辉煌，再遭受到曾经的屈辱，
才会有复兴之宏愿。

实现“中国梦”必须继续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精神是新时期的中国精神，弘
扬这个精神的前提是必须继续解放思
想，坚持改革开放。今年是真理标准讨论
35周年，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5周年。30余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改
革开放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思想
不断解放的过程。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
改革开放，不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就
会停滞。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重
走小平同志的南巡路——— 到深圳考察，
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
持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实现“中国梦”必须建设学习型政
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学习
型政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党的十八大提
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从学习型政党理论的发展脉
络我们不难看出，随着时代的进步，学习
型政党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学
习的目的是什么？从学习型、服务型、创
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的提出就可
以说明，学习的目的是学以致用，是通过
建设学习型的政党，从而使党成为服务
型和创新型的政党，而且是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学习型政党必须具备三个基本
特征：第一，必须建立正确的、开放的、持
续的反馈和反思机制，善于批评和自我
批评，敢于反思自我、否定自我、挑战自
我；第二，必须实现团队学习和系统思
考，通过学习提高团队的整体素质和工
作执行力；第三，必须带着问题学习，在
学习中解决团队之间的上下沟通和信息
对称的问题。学习型组织里有一个温水
煮青蛙的故事，说的是一只青蛙跳进温
水锅里，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最终被舒
服地煮死了。如果我们的党不能成为一
个学习型的政党，我们的社会不能成为
一个学习型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不能
成为学习型的人，我们的“中国梦”很可
能会被断送在温水锅里。

实现“中国梦”必须杜绝奢靡之风。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出台了关于改进
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之
后习近平同志又针对各种浪费行为作出
重要批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严峻
的形势所出的从严治党的实招，也是为

“中国梦”的实现所作出的庄严承诺。这
个承诺的前提是我们党总结了封建王朝
奢靡亡国的历史教训。“历览前贤国与
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因骄奢淫逸而政
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民主人士
黄炎培所揭示的历史周期率在中国封建
时代一再重演，这个历史教训发人深省。
因此，不仅要求共产党人要经得起糖衣
炮弹的袭击，而且，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要
汲取历史教训，谨记“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的千古遗训，以勤俭精神和忧患意识
作为立身之本，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投
身家、国之事业。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同
筑“中国梦”、共享“中国梦”。

“中国梦”

应当怎样筑
习近平总书记选择在十八大后提出“中国梦”，有怎样的深意？又

想回应怎样的现实问题？既然“中国梦”是每个人的梦，它如何让老百

姓感到真实可及？作为执政党和政府，又该如何通过保障社会公平、正

义，为个体梦想的实现创造条件？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何中华先生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民族梦与个人梦彼此兼容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是
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从历史
的角度讲，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仁
人志士一直对梦想进行追求，习总书记选
择在十八大后提出“中国梦”，有怎样的深
意？又想回应怎样的现实问题？

何中华：我认为，“中国梦”的提出，旨
在凝聚共识，凝聚力量，矫正以往在发展
中存在的某些偏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抓
住机遇，谋求中华民族的强盛和复兴。作
为民族之梦，它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它
的实现也离不开中华民族每个成员的艰
苦奋斗和切实努力。民族之梦与个人之梦
是彼此兼容的，是相辅相成的。

在我看来，“中国梦”并不能直接解决
具体问题，但它可以为我们解决中国社会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现实问题
提供目标、方向和动力。光靠物质刺激和
利益推动，是不成的。信念的作用不可低
估，而且它远比利益驱动来得持久和更富
有韧性。除此之外，它还可以为我们提供
导向和整合作用。它能够引领并规范改革
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进而凝聚全民族
的意志和力量，以成就我们这一代中国人
所肩负的历史任务。

记者：现在的中国，一方面经济飞速发
展，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问题
加之于个人，有的人会觉得梦想似乎很遥
远，“中国梦”如何才能不负梦想之名？

何中华：这需要人们一方面脚踏实
地，一方面心怀希冀。“中国梦”是有张力
结构的，可以说它是一条连结现实与将来
的纽带。我们不能这样理解：要么就是一
步到位，要么就是与梦想完全无关。老子
说得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梦”
当然是一种宏伟的愿景，但它同时也是一
个不断地走向理想境界的现实过程。我们
应该善于从动态的角度、过程的角度去领
会它，不要把它理解成一个静止不动的、
可望而不可即的抽象目标和彼岸规定。

应该看到，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的
社会。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博弈性质，使未来
的可预期性减弱，甚至挫折感、失落感困扰
着今天的人们。问题在于，当下的处境，人们
怎样才能获得心理上的免疫力，以抵御加诸
我们的压力和风险？如果离开了对未来的向
往和憧憬，我们恰恰会丧失掉最后的防线。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充满风险的社
会反而是孕育理想主义的温床或土壤。

记者：既然“中国梦”是每个人的梦，
它如何让老百姓感到真实可及？

何中华：我觉得这需要从两方面去看。
老百姓是最讲究实际的，这无可厚非。问题
是，一个人如果活得太现实，也是不成的。因
为他将永远被束缚在当下难以自拔。从某种
意义上说，“中国梦”就是让人们用一种超然
的情怀去看待现实和对待现实。另一个方
面，也应该把“中国梦”这个理想目标化作一
系列具体的可操作的任务，以便使人们真正
感到可以上手、可以诉诸自己的具体行动，
可以落实在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

“真实就是力量”。“中国梦”只有落实到当下，
才能变成真正的力量。

消除负能量实现“中国梦”

记者：您认为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
上有哪些阻力？我们又该如何去化解？

何中华：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只有当社
会发展和历史进步到足够程度的时候才
能暴露出来，而且往往是采取井喷的方式
集中爆发。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期这一当
口，从大的方面说，实现“中国梦”面临的
难题包括：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如
何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协调人与自我
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甚至冲突，
使得生态和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限制中
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如果没有生态环
境的支撑，就不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道
德的弱化妨碍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
感，它消极地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和稳
定。离开了稳定这个前提，社会发展也难
以为继。人与自我之间的疏离，也使得人
们产生了焦虑和无意义感，它直接造成了
幸福感的匮乏。这些问题的存在，显然成
为实现“中国梦”的负能量。

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从观念和制度
两个层面上着眼。优化自然环境，有赖于
人们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同时利用
经济和法律杠杆规范企业和个人的行为，
力求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优化社会环境，有赖于人们重建信用体
系，尽可能恢复社会信任，降低人际交往
成本，这样才能使社会达到和谐有序。优
化心理环境，则有赖于人们重建理想，过
一种有信念的生活。从某个角度说，这些
问题每解决一步，也都是迈向“中国梦”目
标的一步。

记者：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底层群众
无力做梦，既得利益者不需要做梦。您如
何看待这样一个问题？执政党和政府又该
如何通过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为个体梦
想的实现创造条件？

何中华：梦想是每个人的权利，人人
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对人而言，最不能
受到限制的就是自己的心灵。在这个意义
上，也可以说保有心灵的自由，乃是人的
最大的自由。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乎
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有梦想、有追求，
就是“取法乎上”。所以，我们每个人总是
应该要“取法乎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
大限度地达到自我实现。

同时，为每一个人提供实现梦想的机
会，是一个健全社会的标志。如何最大限
度地遏制社会发展中的“马太效应”，解决
社会阶层固化、消解潜规则带来的机会不
均、既得利益和特权的存在等一系列棘手
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对于社会的公平
正义，不能期望个人来承担，因为他既无
能力也无责任。它只能通过国家的意志和
力量来实现。这方面，不能仅仅局限于理
念和口号，更应该落实到制度设计和安排
上来。这是我们的期待，也是追求“中国
梦”的需要。

提出“中国梦”是文化自觉

记者：您也提到，现代化是晚清以来
中国人的一个心结。可否这样理解，从某
种意义上说，“中国梦”也是一个实现现代
化的梦？

何中华：“中国梦”其实有两个维度，
即民族性和时代性。从民族性维度说，就
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时代性维度
说，则是实现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的实现，
就谈不上民族复兴；同样地，离开了民族
复兴，现代化也将失去主体。中华民族的
现代化之梦，其实早在1860年代就开始了。
洋务运动就是第一波现代化尝试，戊戌维
新和辛亥革命是政治层面上的现代化运
动，后来又“逼”出第三波现代化，即五四
新文化运动。回眸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我
们不难发现，它是沿着经济、政治、文化逐
步展开的。中国现代化之所以步履维艰，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始终认为现代化
总是有一个开端，始终想找到现代化的

“第一因”。殊不知，构成整个社会的诸子
系统彼此是相互缠绕的，它们呈现为一个
网络结构，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现代
化之殇启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就必须走出现代化的这个怪圈。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中华民族的复兴
之路，既是启蒙之路，也是救亡之路。没有
启蒙，就不可能在时代意义上拯救中华民
族，从而也就谈不上从根本上完成救亡使
命。没有救亡，也不可能在民族性维度上
拯救中华民族，启蒙也势必会失去依附其
上的载体。因此，今天我们应该把民族复
兴同现代化内在地统一起来考量。

记者：“美国梦”强调机会公平基础上
的个体奋斗，“中国梦”的核心价值或者根
基是什么？“中国梦”的提出可否理解为是
一种文化自觉？

何中华：如果说西方人强调“己”，那
么中国人则强调“群”，它们各有千秋，都
植根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其实，对于一个
健全的社会来说，群己关系应该是互为中
介、相互为用的。无论是个体优先还是群
体优先，从历史上看都存在着一定偏颇，
导致负面后果。“中国梦”的价值取向，应
该是一种“合取”，即在保障个体权利基础
上捍卫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和神圣性。

应该说，文化的自觉从晚清以来就已
经开始了。只是在文化受挫的背景下，这
种“自觉”表达为文化自卑而不是文化自
信。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特别是现代
化本身的局限性的逐步显露，西方人越来
越发现以往被他们斥之为落后、愚昧、封
闭、停滞之象征的东方文化传统中包含的
拯救的可能性。另外，随着中国对殖民统
治的抵制和摆脱，特别是随着国家的独立
和逐步富强，我们的文化自觉开始由自卑
转向自信。“中国梦”的提出，正是这种转
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可以说，它构成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的最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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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吉祥

对话人：山东大学教授何中华
齐鲁晚报记者吉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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